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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里有小满，人的一生，也有自
己的小满。

风吹过稻田，看着半满的稻穗，我又格外
想念一个人——大谷。

他是江苏盐城人，年轻时在南京当兵，和
我父亲是同龄人，也是一身军人风骨。他个子
不高，瘦瘦的，长着一双特别大的招风耳，眼睛
永远炯炯有神，头发浓密，到老都带着一股少
年英气。

那个年代大学生极少，他还是学哲学的，
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写得一手好字，文章更是
出彩，脑子反应快，爱开玩笑，幽默至极，偶尔
也说些冷笑话。有才的人大多心高气傲，他也
不例外，一辈子性子刚直，有棱角，可心地特别
善良，一辈子帮了无数人。

他的工作经历，全都在南京。先是在南京
某街道当了二十多年书记，后来又调任国企，做
房地产开发的董事长，当年楼市兴起，他也是当
地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之后又到区科技局任职，
后来科技局改制，变成了现在的人工智能局。

他出身农村，家里兄弟姐妹多，几个侄儿
也就比他小几岁。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

合规合理地帮扶老家的亲人、乡邻来南京城里
做生意、谋出路，带着大家安家致富，全程无私
付出，半分私利都没图过。他一辈子行事刚
正，不迎合、不妥协，得罪的人自然不计其数，
可也实实在在成就了很多人。

我见过他的强势与执拗。有次吃饭，他以前
的下属，当年的司机，如今已经在重要岗位任职，
来迟了一步，他当场就让人罚酒三壶。那人半点
没有抗拒，乖乖地一饮而尽，还起身给他点烟。

大谷本事极大，身边不管是朋友、领导，还
是熟人，但凡有解决不了的难事——孩子上
学、找工作、换工作、生病住院开刀，全都找他
协调，他也总能一一办妥。这些都是关乎别人
一辈子的大事，所以逢年过节，不少人都来答
谢他。他对我的工作，一直悉心指导，我但凡
有疑问，第一时间就找他，没少麻烦他。

他烟瘾极大，一天要抽一两包，退休后就
爱和老友打麻将、打掼蛋，烟更是不离手，总不
停地咳嗽。我总劝他少抽烟，他也总自嘲，自
己又抽烟又喝酒，早晚死在抽烟上。我当时只
当是玩笑，没想到最后竟一语成谶。

有一回大谷给我打电话，咳嗽得特别厉

害，说已经咳了一两个月了。我心里又急又担
心，他一辈子帮别人，却最怕麻烦别人，也不爱
去医院。我就骗他，说有事情找他当面商量，
让他到小区门口来。他出来刚一上车，我就把
车门反锁，油门一踩带他去医院，提前请医院
熟人帮忙，错开排队时间，直接做CT检查。

那次他特别满意，说我有孝心，是个好孩
子。检查结果显示，肺部有结节，医生叮嘱他
一定要少抽烟，远离油烟，好好保养身体。

大谷无拘无束惯了，他的人生里也见过很
多生死，也没完全在意医生的话，生活方式和
以前一样，一年后检查出肺癌。

后来他确诊肺癌晚期，这件事我一直都知
道。中间有一次，我特意去了九华山，专程为
他祈福，在山上拍了很多照片、视频发给他，还
给他请了一尊谛听，希望能护佑他平安，守在
他身边。他看到后，只淡淡地回了我几个字：
你有心了。

整整七个月，他从最初积极配合化疗，满
心盼着能手术好转，到后来病情加重，一点点
失去希望，慢慢绝望。他从来不肯跟人多说自
己的病情，也坚决不让任何人去探望他，硬生

生和所有人断了联系，独自扛着病痛。
我早知道他病入膏肓，早知道这一天迟早

会来，心里也一遍遍做过最坏的打算，可当真
的收到消息，还是完全接受不了。

2025 年国庆中秋双节同天，我回苏北过
节，突然收到他侄儿发来的信息，只有四个字：
老谷走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半天没动，眼泪无声地
往下掉，心里堵得发慌，整个人都是空的。

他离开快一年了，我终究没能见上他最后
一面，也没能送他一程。我总固执地以为，他
那么厉害，一定能扛过病魔，还会像从前一样，
回到我们身边。

后来再遇到他的老战友、老同事，我什么
都不说，只是恭敬地敬上一杯茶，深深鞠一躬，
便不再言语。

又到小满，稻田里的谷穗已经成形，却还未
完全饱满。这一刻，所有的思念全都涌了上来。

大谷，你一辈子要强，一身傲骨，从不低
头，可这人世间，谁都有撑不住、要低头的时
候，我们都活得太难了。

我和你的家人，永远怀念你。

我婆婆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只会
写自己的名字和认识一百以内的数字。她没
有多少见识，说不出富有哲理的话，但她有一
颗豁达、包容的心，她的一言一行常常让我敬
服、倍感温暖。

有一段时间，我和妈妈总是吵架，我一气
之下删除了她的微信，一连好几个月没有联
系。眼看着就要到端午节了，有一天吃完晚
饭，婆婆坐在我的对面，语重心长地劝我：“你
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妈妈打电话了，现在趁着
过节，去买点礼物看望她，顺便给点钱。你对
妈妈说话太冲了，以后要好好说，老年人都喜
欢儿女孝顺听话。”

我没好气地说，我好好跟她说话，她根本
听不进去，固执得像一块生铁，每次和她说话
我都很生气。而婆婆却说，她上次高高兴兴
进门，但后来你那样说她一顿，你妈妈瞬间就
变成了苦瓜脸，可怜兮兮的，像一只淋了雨的
小鸡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你说话太直了，
让人难以接受。

我生气地反驳，我和她说了啊，以后来我
这里不要拿任何礼物，你看她都带了些什
么？中老年钙奶、草鸡、苹果、香蕉、红薯、牛
奶……好像把超市都搬了过来，而且还是骑
着电动车，我都无法想象是怎么载得完这么
多东西的。我又不是穷途末路了，这些东西
可以自己买，但她不听，每次都拿来。

婆婆说，她拿过来的东西总有好有歹，不
可能都合你的心意。如果有些东西你觉得不
好，可以先收下，等她回去了，你再找时间给
她送回去。

我依然愤愤不平：“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
西，我妈妈还总把它们当成宝贝一样。”我生
气的原因很简单：妈妈每次来给我带太多的
东西，我怕她路远累着。她没有退休金，平时
的零花钱都是爸爸给的，我们给她塞钱，她总
是拒绝，所以我不想让她省吃俭用，为我破费。

但婆婆安慰我说，你妈妈过了几十年的
穷苦日子，平时勤俭节约，已经养成了习惯。
现在即使生活条件富足，她依然不舍得浪费，
怕你吃不好穿不暖，所以有点东西就想送给
你。你觉得不值钱，但在你妈妈眼里却是好
东西。她一大早骑着车子过来，一是为了送
东西，二是为了看外孙，三是和你聊天。你们
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很少见面，你和她说点
暖心的话，没必要为了一点东西闹得不愉快。

经过婆婆的劝解，我才懊悔地说：“以后
我尽量控制情绪，好好和妈妈说话。就是有
时候她太固执了。”

婆婆说，世上无完人，我都能看得出来，
你妈妈很疼你。她都60岁了，身体健康又勤
快，开荒种地，想办法为你们减轻负担，这是
你们的福气，要好好珍惜。我们这里有很多
比你妈妈还年轻的人，什么活都不干，天天打
牌，没有钱了就跟儿女要。身体不好，还得儿
女在跟前伺候，有点毛病就要花钱住院。

婆婆还说，之前有村里人说你妈妈经常
来家里蹭饭吃，我听到后立即大声回怼：“我
儿媳妇的妈妈想她女儿了，想什么时候来都
行。妈妈来女儿家吃顿便饭天经地义，合情
合理，我欢迎他们天天来吃。有哪条法律规
定妈妈不能去女儿家吃饭？女儿和外孙都在
这儿，她不来我家吃难道还去你家吃？”

没想到一向温柔的婆婆，怼起人来这么
有气势。我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咯咯笑了
起来。

这些年，老家村里的人对我的评价很好，
这都是婆婆的功劳，她经常在别人面前夸
我。若有人说我的闲话，她的嘴替就会发挥
作用。感谢婆婆，又给我上了一课，以后我得
好好和妈妈说话，坦然接受妈妈的心意，不挑
剔、不责怪、不纠正。

暮色沉沉，落日浑圆，缓缓沉向山峦。我指着它对女儿说：“你看，
太阳落山了，我们也回家吧。”孩童心性纯粹，仰着稚嫩小脸望着落日，
认真应道：“太阳回家休息啦。”

恰在此时，一轮圆月缓缓东升，愈发澄澈。女儿忽然伸手指向那轮
皎月，脆生生地说：“你看，太阳又升起来了！”我笑着解释几番，那是月
亮，不是太阳。可孩子执拗地认定，那是太阳再度归来。看着她满眼稚
气，我唯有含笑不语。

小区坐落城郊，形如扁写“口”字。女儿说太阳回家休息时，我俩正
在小区西头。待沿着小区北侧、毗邻大学城的步道行至东头时，月亮正
好高悬在河对岸的田野和村落之上。一东一西光影交错，一升一落近
乎同步，难怪孩子会分辨不清。偏巧夕阳与早月大小相近，遥遥相望，
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在孩子的眼里原本就是同一片天光。

夜色渐浓，清辉漫洒长空，流进窗棂，漫上阳台，如丝如缕。我凭窗
而立，仰望清冷星河，沐浴溶溶月华，聆听虫吟蝉鸣，身心渐渐舒展平和，
思绪却翩然翻飞。“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古时山水迢递，
音信难通，一轮明月便成了游子安放乡愁的寄托。而今的都市人步履匆
匆，光影纷乱扰心，难得静心观月，今夜皓月凌空，实属意外之喜。

疏星点点，咏月诗句也时隐时现。半生辗转在外，许多往事早已淡
忘。举头望明月，月色依旧如昔；低头思故乡，故乡却如一枚孤零零的
蝉蜕，徒留旧影。我们并非小时不识月色，而是不知不觉中丢失了读懂
月色的本心。“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句浅语，蕴藏了多少游子的
心事与怅惘。“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纵然胸怀豁达，却掩
不住归期难料的怅然。成长，本就是一路的取舍与惜别。不必执着于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雅致，不必沉陷于“月落乌啼霜满
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孤冷凄凉，也不必追慕《把酒问月》《月下独酌》
的随性自在。万物皆有灵性，只待用心唤醒。

千般观照，万种意绪，终究绕不开东坡先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
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将人间聚散凝于
月色，悠悠情思托付明月，温柔期许寄向深空，似暗自沉吟，又似高声倾
诉。这份心思，唯有当夜的明月懂得。

古之明月与今夜清辉，究竟有无分别呢？流云逐月，我揣着满心的
思绪回到屋内，随手以《随意的文字》为题，记下此番月下遐思，任由月
色静静流淌、渐渐远去。

以上文字，记于三年前夏夜。
斗转星移，岁月不居。三年之后，我踏上了援藏之路。雪域高原之

上，月亮似乎更近、更大、更亮、更加坦荡，令我经常想起这件往事。三
年前的看月情景清晰如昨，只是彼时的心绪业已模糊。越是竭力追忆，
往事反倒愈加朦胧，心底也生出几分岁月迟暮之感。记不清是谁说过：
拼命攥住那些日渐消散的记忆碎片，反复回味，以此支撑往后的岁月。
这一点，也契合了又三年后，我回忆起高原时光的心境。

世人皆言，月是故乡明。我却不以为然。月亮本无远近之分，明暗只是一
念。孩童不辨日月，或为幼小天真之故；游子执念乡月，或因牵绊难释所系。走
过千山万水方才领悟，心安之处即故乡的真意。如此，天涯何处无明月。

许多年前，见过一位宏村归来的摄影人的
作品：一座古村落，黑白着色，枕山而眠，依水
而生，仿佛一幅简约的水墨画，挂在青山绿水
间，悠然质朴，宁静致远。

从此，宏村的模样，脑海中定格。
当我有一天终于踏进宏村的大门，隔着一湖

碧水望向这座古村落，没有失望，就是我定格在
脑海中的模样。白与黑，永远是它的主色调。那
高昂的马头墙，无论在丽日还是风雨中，朝阳还
是夕晖里，永远向来往过客彰显它深刻的含义。

村子前面的这片湖，俗称南湖。
为了在不太充裕的时间内思路清晰地游

玩宏村，为了不想一头雾水地跟着导游后面
跑，去之前，我特地查阅了宏村的有关资料，得
知从空中俯视，村子的整体形状宛若一头牛。
眼前的南湖，被称为牛肚，蓄水量最大。从山
上流下来的溪水，通过弯弯曲曲的青石水道，
叮叮咚咚地从每家门前流过，供村人饮用、浇
灌、浣洗后，最终，都汇集到这里。

通向村里的路有两条，大多数游客喜欢从
南湖上的这条路进村。

这条青石板路，窄窄的，横亘于南湖，将湖
一隔两半。路上有一座小石桥，坡度不缓，一
阶阶地往上爬还有点气喘。它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画桥。从远处看，它取满月的一半，
天晴的时候，桥身倒映在碧清的湖水中，就是

一轮饱满的圆月。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光照的
湖水映不出它的影子，小桥就似半个月亮，从
水里爬上来。

宏村的白，不是洁白，而是灰白，有着被风
雨侵蚀过的斑驳。黑，也不是漆黑，而是兑了
些许清水的墨汁，淡淡的。行走其间，确有几
分画中游的感觉。

村里巷子很多，横一条，竖一条。做生意
的也不少，都在苔巷深处。现炒现卖茶叶的，
卖糕点的，卖茶鸡蛋的，卖毛豆腐的……

他们将特产摆在自家门口，既不积极揽客，
也不大声吆喝，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笃定心
态。许多长巷里只有一户人家，寂寥地无人想走
进去。但是，当你从巷口经过，被一阵诱人的香
味馋得满口生津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循香而去，
不一会儿拎出来的，就是满满一大袋的特产哦。

路边的青石水道，蜿蜒而绵长，当地人称
它为牛肠。

此水乃山溪，自带清新，它是宏村的命
脉。它从山上潺潺而下，汇入宏村先人设计的
牛肠水道。水道穿庭入院，滋养着村里的人和
畜、花和木，滋养着这一方的万物生灵。遇火
水消防，酷暑水降温，渴了，操把水瓢，来到水
道边，哗的一下，水花四溅，汉子仰头畅饮，妇
人小口轻抿。最好听的是水道里叮咚作响的
流淌声，似一首首欢快的乐曲，终年不息。

我们就在这叮咚作响的音符声中缓缓而行，
走访民居，品味习俗，观赏那些承载着宏村悠久
历史的深宅庭院、大小祠堂，思绪随着导游的解
说一会儿穿越至古代，一会儿又回归到现实。

村子的中心，有一片湖，名为月沼，当地人
称它为牛胃。它是宏村置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一道风景，相当于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宏村
许多的传说围绕月沼展开。

湖面呈半月形，不大，但水质清澈。听湖
边几名善说的游客闲侃，湖底有泉眼，通过暗
道与山上的溪水汇合，而后曲曲折折地流入宏
村的各家各户。

环湖的民居都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徽
派建筑，其倒影，就像照相师傅正在冲洗着的
黑白照片，在水中荡来漾去，游客无论站在湖
的哪个角度看向对岸，都是一幅动态的水墨画
卷：湖边的生意人，闲下来时就聚在这儿聊聊
身边事，聊聊天下事。湖边浣洗的妇人，一边
敲打着棒槌，一边呵斥嬉戏打闹的孩童。鸡在
岸边唱歌，鸭在湖中和鸣，白鹅高昂起颈脖，红
掌拨弄着清波。

宏村，一个坐落在山沟沟里的古村落，它
婉约，宁静；它自然，清新；它远离世俗，不沾风
尘；它不是仿佛，更没有好像。它就是一幅画，
一幅挂在青山绿水间的水墨画，疏离散淡，宁
静致远。

老家泗洪，历史上是泗州直管的核心区域，现在城区还有很多以泗州命名
的道路和商城，如泗州大街和泗州商城，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底蕴。

泗州地名始于北周，因泗水流经此地而得名，泗河是淮河的重要支
流，在古代交通和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泗命名为州，凸显了其依
傍泗河的地理位置，泗州明清时期是南直隶和江南的重要州府之一，因
常年遭受水患，泗州古城这座始建于唐初、兴于唐开元、和意大利庞贝
古城相媲美的“东方庞贝”，在清朝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

泗州古城位于洪泽湖西南，辉煌了九百余年的古城，接淮水、汴河，
曾是皇家漕粮的中转地。泗州古城曾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当年城内外
有著名的“古泗州十景”。

一是，“淮水浮烟”，淮流城下，若遇波恬波静，鸥鹭不静，河面云烟
霭霭，故为一景。

二是，“挂剑台秋风”，此台是为纪念春秋时期贤士季札而建，四周
松柏郁郁葱葱，秋风起时，挂剑台上落叶纷飞，秋风瑟瑟，可称一景。

三是，“一字河流环带”，一字河是古泗州“母亲河”之一，在东门外
河为一字，诸水退涸而此河独流，似带横环之，令人有濯缨之想。

四是，“浮桥练影”，古泗州的淮河上，曾有一座神奇的浮桥，承载着
往来车马行人。每当清晨薄雾未散，阳光洒在桥面上，浮桥的影子便映
在淮河中，远远望去，如同白色丝绸，似长虹，故得名“浮桥练影”。

五是，“盱山耸翠”，盱山是古泗州的“后花园”，树木耸翠，城对面盱
山壁立万仞，云烟花鸟，远眺如画。

六是，“九岗山形蛇诞”，九岗山是古泗州的一座名山，自双沟镇逶
迤而来，状若蛇诞而得名。

七是，“灵瑞塔朝霞”，灵瑞塔是古泗州的“地标建筑”，塔立城内，高
数丈，俗称为金顶，与日同辉，日照则霞光万道。

八是，“渔舟咏月”，护城河有乘舟觅鱼者，每遇风波停息，月映波
光，鼓棹行歌，情景交融，颇为动人。

九是，“商橹吟风”，汉时有客舟上下，若值风涛平静，摇橹吟歌，其
声亦足动人。

十是，“禹王台晓月”，古泗州人为纪念禹王治水而建，立台之上，俯
水下银月，若玉轮冰盘，故为一景。

作者简介：祖鹏，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发表在《扬子晚报》《江苏经济报》等报刊。

平日，我很少饮酒。一天去朋友家小聚，却喝了好些酒——精致的
青花酒瓶让我酒兴陡增。那样的冰梅纹，让我忆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飘落在河岸边的梅花枝上，又散漫地跌滚到河面上，泛起轻微的漪澜，
悄无声息地消融在水里。

青花离我很远，也离我很近。拍卖会上天价成交的元代青花瓷，自
难有机会上手，倒是家中一只祖传的晚清青花人物压手杯，淡雅的发
色，隐现出一位白须飘逸的寿星，他笑容可掬地拄着拐杖，迈过百年的
时光，将先人的手泽传递给我。

曾经读过一篇小说，一个叫青花的女子，美丽善良，出身贫寒，却一直没
有放弃追求幸福的脚步，她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追梦
的过程中，她一度被好友猜疑，也遭遇过亲人的误解，但她却乐观地用爱包容
一切，像柔和的青花，于岁月的磨砺中愈发鲜亮，幸福地在生活中绽放。

青花还是文人墨客的雅物，端砚中的青花是一种稀少名贵的石品花
纹。《宝砚堂砚辨》说：“鉴别端石，以青花为最佳。青花，石之细纹也。”张中行
先生对端石亦颇有研究，他认为最出名的是老坑大西洞，“上有青花、火捺、鱼
脑、蕉白、冰纹等花样”，透过他的《砚田肥瘠》，能窥见字里行间流淌的风雅。

青花为什么能获古今这么多人青睐，只因它也能留存故人的痕迹
和亲情的念想。看电视上《鉴宝》栏目，一位中年女士拿着一个破旧的
青花盘，告诉专家，青花盘是已故丈夫留给她的。对于专家的鉴定结
果，她并不看重，“看到它，就想到丈夫。”话语间，泪水滂沱。盘子上的
青花缠枝纹，将阴阳两隔的爱人永远缠连在一起。

在故宫参观，来到陶瓷馆，在众多的瓷器当中，导游指着一只花瓶
介绍，这是当年珍妃的物件，是光绪帝赐给爱妾的礼物。浮生如梦，香
魂早已飘散，釉色莹亮的花瓶还在。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宫廷恩怨、
爱恨情仇，长隐其中。人群熙攘，驻足静思，各有各的无尽念想。皆因
那细白的瓶口内侧，似乎还留有珍妃当年玉手的胭脂；而珍妃何在？王
朝何在？

我有个老师，是位画家。一日，去他工作室闲聊，他兴致很高，说，
送你一张画吧。说罢展纸研墨，落墨走笔之间，一个尽显民国风范的长
辫少女飘然于纸端。少女边侧的红木茶几上，摆放着一只青花香炉，似
乎有檀香袅袅环绕堂前，很像我在旧照上看到的大家闺秀。

青花，是在江南的雨巷，一个人坐在过街楼上凝视远方，忽有一撑
着油纸伞、身着青花旗袍的少女款款而来。由远至近，旗袍上的青花，
就这样一朵一朵，穿透雨帘绽放，静默地铺满小巷，弥漫着氤氲的芬芳。

云海，月出，日升，恍若隔世的一曲曲梵
音，清绝、圣洁，萦回在心田，绵亘、恒久。

在月出与日出的轮回里，在黑夜与白昼的
轮回里，黄山幻化着造物的鬼斧神工，印证着

“天地有大美而无言”的箴语。
谒拜黄山，夜宿光明顶，后悔不曾带上一

份朝圣的虔诚。
入夜的黄山仿佛是一片黑色的海，在黑色

海面上横卧着同样黑色的岛屿，光明顶就沦陷
在这无边的暗黑中间。

明月是在你全无防备的时候，出其不意地
悬于青天的，自由空灵的月光照彻了黄山的云
海，云海铺陈万顷，浅翻轻涌，缥缈虚无，让你
惊喜，让你默叹。

昀不知何时已从下榻处走出，悄无声息地
来到我的身边，在沧海明月之间，他收起了顽
劣的本性，似乎从来没有那么乖巧，轻轻地叫
了我一声，便紧紧地依偎在我的身旁，我们一
起默默地眺望着云海由远而近，如潮般缓缓地
漫过脚面，然后又缓缓地将我们身后的建筑无
声地吞噬掉，湿漉漉的、清凉凉的，让人暂时忘
却了山下此时正是炎炎酷夏，也忘却了红尘里
的喧嚣与烦忧。

昀与我一同举头望月，我不知道年幼的昀
能从这素月清辉里读出什么、读懂什么，只望
见天上的明月也在低着头静静地注视着光明
顶上、观景台前的父子俩。

那样的明月夜，不由人不想起苏东坡，往
圣今贤，先生可谓最解月之风情，无论历经怎
样的宦海浮沉，际遇穷通，他的身旁总有一轮
明月相伴相随。

密州月下起舞，黄州月色东坡，故乡眉山
的“明月夜，短松冈”，赤壁古战场下“山高月
小”“羽化登仙”，最是劫波度尽，由儋州（海南
岛）生还北归，孤帆一片颠簸在明月辉映的大
海之上，尚有“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
澄清”自诉心志，自证清白。

子瞻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中一

个标杆式的人物，我一直心有困惑。
那一夜，在黄山，在光明顶，在云海之上，

在明月之下，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个钟情明
月如许的人，他的人格、襟怀必如月光般清旷、
澄澈、高远，唯其如此，方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能够，我倒是希望曾阅遍名山大川的
先生能假一叶扁舟，举身自沧海赴云海，于黄
山的险绝处，品鉴光明顶上的无边风月，再留
下些风华绝代的文字传诸后世，惠泽来者。

脚下云海苍茫，头顶皓月千里。
有那么一刻，躁动的灵魂是安静的，无论这

灵魂若昀般洁如玉璧，还是如我尘蒙垢污，光明
顶上的月光都似天籁里最清越、最纯净、最温柔
音符，能让稚子之心、倦怠之魂平静下来。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黄山的日出是从黎明前光明顶上那些万

千无眠游客的焦灼等待中开始的。
月落了，黄山又幻化成了一汪无垠的深

海，东方的启明星就如这海上的一座灯塔，引
领着由黑暗而黎明的航程。

起先，天似乎有点亮起来，厚重的云的轮
廓渐渐出现，可以见到云层中泻出的线线金
光，依旧见不到日。

而后，峰峦叠嶂在云海里沉浮，被云雾蒙
上了面纱，露出的是一条条温柔的曲线。

东方的云层被分为上下两重，上面的一重
如炫丽的彩带，下面的一重如黛青的蜡染，两
重云层的交接处似乎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
灼亮越来越大。

有那么一刻，这个世界是安静的，所有的呼
吸都被屏住了，似乎能听得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怦然心动，是因为有无限的期待；期待什
么呢？许是期待那天门的打开。

终于，天门轰然而开。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瞬间，光芒四射的太

阳披着霞衣，横贯在黑的天和黑的海之间，那
一衣霓裳的霞帔，带着“画图难足”的斑斓，跃

然浮现在天际。
黄山的那些嵯峨险峰如同凌厉的刀锋刺

破苍穹，留给大地与苍天一个傲岸的背影，万
道霞漪给它们染上了瑰丽醉人的色彩。

天都峰、莲花峰鹤立于诸峰之间，峰尖被
最初的曙色浸染出摄人心魄的金红。

朝阳喷薄，光明在眼，万人争看。
在旭日的万道霞光普照下，烟波浩渺的黄

山云海似乎感应到了日的深沉呼唤，海面上倒
映出一片金光，并且随着日的升腾，泛动着的
粼粼金光越扩越大，黄山的云海终于醒来了。

举目四望，云雾随着气流浪飞雪溅，云涛
滚滚而来，如同奔腾千里的激流，汹涌澎湃，波
澜壮阔。

我的心也随着这云涛雪浪波翻潮涌。
昀骑坐在我的肩上。
光明顶上清晨的第一缕霞光映在昀的脸

上，他不知道自己也像这朝阳一般。
心门也开了。
在如潮的观日人群里，昀和我用一双眼

睛，不，应该说是用一颗心在天地之间、在黑暗
与白昼之间感应生命的黯淡与辉煌，虽然，我
们的体验与感悟注定不会一样。

昀如今已长成了翩翩少年，正在县中的高
三理化实验班里为他的前程辛苦打拼，“焚膏
油以继晷”，他还记得多年前光明顶上那个云
海苍茫、明月长空的夜晚吗？还记得光明顶上
那个光芒万丈、辉煌壮丽的清晨吗？抑或，他
现在所有前行的动力，都来自光明顶上那个不
朽的夜晚与清晨。

我不知道，没问过，也不打算问。
在黄山，夜宿光明顶，有幸遇见黄山的云

海，遇见黄山的月出与日出，是缘分，更是一种
收获。

收获画意，收获诗情，收获禅悟与哲思。
夜宿光明顶，我相信了：“身体和心灵，总

有一个在路上，无远弗届。”
也许，将来，昀也会相信的。

随手拍随手拍

8月24日傍晚，京杭大运河宿迁市宿豫区段，晚霞、城市夜景与往来航船相映成趣，展现大运河生态秀美、航运兴盛的图景。 陈红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古泗州十景
○祖 鹏（南京）

我爱青花
○卞煦荧（泰州）

夜 宿 光 明 顶
○马国春（扬州）


